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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星级记者 张敏 黄洋洋） 12

月1日夜里8时40分许，省城沿河路可苑新

村小区C9号楼4单元，传出一声炸响，住户

发现不仅多家房屋门窗被冲击波掀翻，甚至

连入户门楼梯台阶被炸断塌落，幸而未造成

人员伤亡，当晚爆炸原因初步查明，为化粪

池内不明气体积聚引发爆炸（本报已做重点

报道）。昨日上午，记者再次前往探访发现，

物业已安排工人对受损设施进行修缮，预计

几日内即将完工。

“昨夜一夜没睡好，因为门窗全没了，只

能将就在一楼院子里铺张床撑了一夜。”张

善芳大妈说。

记者看到，受爆炸牵连，住户家中严重

受损的门窗已经拆卸，“还有人赶来，测量了

门窗尺寸，准备尽快制作安装。并且对受损

情况逐一登记。”

事发之后，为防止出现二次隐患，物业

安排了两人牵起临时照明，并彻夜值守，对

塌落的楼梯台阶铺盖简易木板，提醒夜归住

户避让。

昨日上午，一批建筑材料运来，两名工

人投入施工中，“对深坑就地掩埋后，又制作

了木板搭桥，方便楼上住户出行。”记者获

悉，工人先将搭建楼梯台阶，之后将用混凝

土进行修缮维补，预计几日内恢复原状。

庐阳区政府应急办主任高云飞介绍，将

尽快对损毁设施进行修缮，至于居民提出的

爆炸冲击波会不会对这栋老旧建筑物结构

造成影响时，高主任表示，因为爆炸的主要

威力是冲击波，只对临近的设施产生破坏，

并不会影响到房屋的整体结构。

“化粪池爆炸”追踪

张大妈：“门窗没了，院里铺张床撑了一夜”
记者了解：受损楼梯正在修缮中，被炸毁门窗也已测量定制

他尸骨未寒
讨债人又上门催债

对妻儿的悔过，对赌债无法还清的恐

慌，阿俊经常守在家里唉声叹气，夜里失眠，

有时醒来时发现丈夫正睁眼瞧着自己。“他唯

一的消遣方式就是躲到楼道里，抽烟解闷。”

阿丽说，也就是这区区8万块钱，把阿俊逼上

绝路。

刑侦人员勘察结束后，阿俊的遗体被运

至殡仪馆保存。

中午时分，门又被拍开，走进一名似曾相

识的男子，“阿俊，给我出来，到期限了，还不还

钱！”男子就是抵押房产证的那名经办人。

“他人都被你们逼得上吊了！”阿丽的嚎

啕指责声让这名男子调头转身，仓促离去。

阿丽和家人坚持认为，逼死阿俊的“绳

子”就是这两笔赌债。

（为尊重当事人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

名）

星级记者 张敏/文 黄洋洋/图

8万赌债，化作一根上吊绳
这不幸一幕发生在省城瑶海区一廉租房内 赌债缠身，男子楼道内自缢身亡

“家里没米了，给你钱，去小店称点米。”妻子阿丽的双手无法自如伸展，换在过去，这些重活，丈夫阿俊平时
都会抢着干。

阿俊愁容不展，没有接钱，也没有说话，反而避开妻子的视线，在屋里来回踱步。
阿俊在卫生间待了一会，没有交代就出门，阿丽心想，丈夫可能去楼道抽烟了。
半个小时后，没能等来阿俊进门时的魁梧身影。儿子寻到楼道，“妈，快来啊，爸爸上吊了！”场景撕心裂肺。
这是昨日上午10时40分许，发生在省城瑶海区一廉租房2号楼7楼楼道里的一幕。

一个逼债电话
让无助的他走向死亡

12月2日凌晨4点多，赌场“四姐”的电话

打来了，熟睡中的阿俊没有接到。

上午9点多，阿俊看到未接来电后，趁妻

子在阳台洗衣的空隙，躲进卫生间，关严门，打

了四五分钟的电话。

挂完电话，阿丽看出了丈夫漠然的眼神，

“又是催债电话吧。”自从借钱后，阿丽最恐惧

“6”这个数字，因为每个月的6号就是还债的

日子。

要不一次性还钱，要不拖延加钱，两种没

有回旋余地的回答近期煎熬着这家人。

阿丽不知道对方在电话里讲了什么，会

让丈夫如此转眼黯然神伤。

阿俊在屋内不停地来回踱步，一声不吭，

连阿丽让其下楼买米的嘱咐都没放在心上。

阿俊接着走出门，跟妻儿没有言语告别。

出门左转，就是7楼楼道，他吸完烟盒里

最后两根烟，烟蒂弃在角落，把尼龙绳结成环

形，然后没有声息地将自己缢死。

一根顶梁柱
被晾衣绳终结了生命

阿俊躲在楼道里上吊自杀了。

最先冲出家门的妻儿，托起阿俊的身子，

使劲地往上挺，缓解绳子的勒压，“来人啊！”除

了这对势单力薄的妻儿，却再无他人。

阿俊的死法很离奇，一根绳子拴在7楼和

8楼之间的楼梯扶手上，末端打了个死结，阿

俊的身子悬在扶手以下位置，冰凉僵硬。

儿子想起兜里还有把小刀，又跑到扶手

上，连拽带割，绳子断了，阿俊落了下来，摔在

台阶上。

解开死结套，你按人中，我做人工呼吸，

靠着上初中的儿子从课堂上学来的急救知识，

妻儿哭喊着对阿俊展开现场抢救，效果甚微。

“人已经没了。”120医生的检查结果，让

妻子阿丽一阵天旋地转，脑袋瞬间空白。

阿丽记得，在收敛丈夫遗体时，发现只有

一身旧衣裳，身无分文。

阿丽记得，去年向政府递交申请

后，他们现在的“家”，就安在这套不到

60平方米的廉租房里。

2012年春节刚过，阿俊还像往常

一样在外打点散工。朋友拉拢阿俊，

说只要去场子里转转，不用赌，增加人

气，每天还发100块钱的“工资”。

阿俊有些心动，一来二去，随着朋

友混迹赌场之间。

听上去挺像是上班，“每天晚上固

定 12 点出门，到次日早上 7 点多回

来。”阿丽说，时间一久，丈夫忘记了当

初只挣“出场费”的承诺，借钱参与赌

博了。

输得有些发懵的阿俊及时醒悟过

来，主动退出，头也不回去了山里，他

说，去挖草药，一来还债，二来挣钱养

家。还了一点赌债，还差几千块钱。

“对方又怂恿他去拿老父亲的房产证

做抵押。”阿丽记得。

9月份，阿俊跑到老父亲家中，以

廉租房需要年审为由，将房产证骗借

出来，跑到一家借贷公司。

60平米的房屋房产证，一共只抵

押了5万块钱。 阿丽说，丈夫找到担

保人，实际到手的只有35000元，余下

的钱必须交给担保人。

人生中第二笔赌债勉强还清了。

好景不长，阿俊将余下的钱又带

到赌场，钱又很快输个精光。

“我拖累了这个家庭
不能再赌了”

11月6日，还款期限来临。按照规定，如

果不能一次性还清债务，按照“违约金”的名

目，还款本利将直接增加1万块。

如临大敌，迫不得已，阿俊瞒着妻子，又

找到赌场，从“四姐”那借了13000元“爪子”

钱。

这一次，用妻子阿丽的话来说，是最后

一搏，想扳本，尽快还债。

阿俊的念头再一次破灭。“爪子钱”每天

涨400块钱的利息，债主索性让阿俊直接签

下一张“欠债2万元”的欠条。

算上借来到手的钱，不过48000元，但

算上“利息”和“违约金”，短期内竟达8万块

钱。

阿丽回忆，从欠下这两笔赌债后，阿俊

郁郁寡欢，成天待在家里，不肯更不敢出门。

“场子里的人经常打电话来，先是催他

还钱，接着就是诱他，让他来上班。”阿丽说，

11月份，阿俊再没踏入一次赌场。

“天天被追债，压力太大了。”不厌其烦

的逼债，一次次挑战阿俊的脆弱神经。

对方以“会搞你儿子”、“让你儿子回家

后小心一点”恶狠狠的话语，一再威胁阿俊。

“我拖累了整个家庭”“如果不赌，没有

债的话，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阿俊经常把

这些话挂在嘴上，告诉妻子，也提醒着自己。

去赌场“上班”，他从此有了还不清的债

事发现场


